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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你意下如何？ 

 

无可避免的时刻终于到来,我必须停下来询问自我:你意下如何?你喜欢躺在验尸

台上,让检尸官一片片把你肢解成一堆性具么?腿骨是不错的假阳具.肠子是天然

的避孕器.心脏,与浪漫有关的器官,能当成具有四个腔室的便携式阴户.你身体任

何余下的组织能用 K-Y-Jelly(庄程早期发布的全天然润滑液)而不是防腐香油来填

满 – 或许相反,或许一个被激起性欲的不死林泽仙女会独自前来,偷取你身体里

的防腐香油作为’私人润滑液’.谁知道呢?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你是希望你的尸体

变成无用的东西还是性工具? 

 

当你想到那一步，你会认同人类很自然地宁可死后去当一具性器。毕竟，如果把

你的身体变成废弃物，也就等于说它是一堆新陈代谢的垃圾。你的尸身是你糟糕

至极的仿制品。谁会想要那玩意儿？难道做性工具不更好些？你的寿衣成为亵

衣，你能穿着它来场脱衣秀－不能移动或跳舞，没关系，最终那块裹尸布会烂透

的，所以任何尸体都会变成脱衣舞者。你大可在墓穴里安装一台倒置潜望镜，变

态的过路人可以饥渴地窥视你。没错，他们会在你的墓碑上留一滩精斑，但总好

过在泥土里烂成人渣。你甚至可收取每看一眼 25 美分的费用，而且凭喜好支配

收入－比如在每年春季雇个人来从石头上擦掉精斑。 

 

相信有一部分人已经觉得这很合理了。人们希望自己的残余物是一种诱人而不是

令人作呕的东西，这种心态可以使人心平气和地对待在身过后来骚扰他们的恋尸

癖。或许，他们干脆盘算给自己的墓碑做个记号，好让恋尸癖们寻得到。一段墓

志铭，一段挑逗且下流的墓志铭，大致是足够。但阅读墓地里所有的、往往被风

吹雨打多年的墓碑，尤其是在漆黑的夜晚－这对辛劳的恋尸癖来说很是艰难。更

好的办法也许是把墓碑本身变成某种强力的视觉标示。举个例子，一位对恋尸癖

充满善意的男性，可以将墓碑雕刻成勃起的阴茎，在棺材底部留个带软和衬垫的

洞眼，好方便某种比较病态的非正常性癖。（关于这种洞的叫法，”小洞血淋

淋”gory hole，要好过”我洞我光荣”glory hole） 

 

对此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士会毫无悬念地质疑，恋尸癖堂而皇之的存在将助长性

爱异常和社会疾害。但－是，事实就没可能朝反方向发展么？难道对恋尸癖充满

友好的尸体们毫无促益社会的可能么？想想吧。如果你压抑一个具有虐待倾向的

个体，他只能变得更坏－更狭隘更阴毒更残暴，也许就义无反顾地达到了虐待狂

最后的归宿：杀人。但倘若你释放他－释放那纠结在内心的强烈渴望，情况会如

何？带他去墓地吧，去找寻愿意待见恋尸癖的墓穴吧；让他铐上死人的手吧，鞭



打他们无知觉的尸体吧。介意？谁会？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你给他一具尸体，倒

可能正在拯救一条生命。而这一点或许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反常人类：让 loli 控对

孩童的尸体上下其手吧；如果他们真的够劲爆，渴望年轻，再年轻一点的肉体，

那就给他们三个月内胎儿流产手术的副产品吧。不要？为何？没人被伤害－你吸

干了邪恶，倒可能正在改良社会。 

 

惊骇的人会再次提声抗议。他们说，问题不在于物理上侵犯死者的身体，而在于

感情上冒犯生者－那些怀着爱的，那些失去死者但活着、作为死者的后代的－的

痛处。谁愿意想象有人穿着皮裤用鞭子和狗链抽丫死掉的奶奶？即便天堂不存

在，而且死掉的奶奶不知道这一切，这终究让其他人想想就不爽。确实无疑，这

是个很义正词严的反方观点，不过你可别忘了：不管怎么样，这种事没办法防范。

你想干嘛－整天看着你奶奶的墓地？把她用装甲棺材埋起来？你能衷心希望的

最好情况是，那位恋尸癖是尊重一些东西的，比如某个鲜活意志的性平等：具体

一点就是当你逝后你愿意或不愿意让你的身体以何种方式被使用。如果你走运，

那位恋尸癖足够感性，就会尊重你的遗志，克己复礼，而不是把你捆起来抽他个

一鞭一条痕－你不喜欢的话。如果你不走运，恋尸癖大人可能就亮出屁股嘲笑你

的意愿，并拿出九尾鞭招呼你的身体了。就此来看，你办法不多－除非被活埋，

但那比死后挨抽更令人不快。 

 

现在，我扪心自问，这样好么？设想我的身体在我不存在时性交的情形，或想象

我的屁股在我死后给人乐子，这会不会让我烦恼？对于恋尸癖来说，把自己设身

处地于这样的问题，以某种方式来看是有趣的：一个恋童癖不能变成儿童，一个

恋鞋癖不能变成鞋子，可恋尸癖能而且真正地成为另一端的东西。最终－不如说，

不可抗拒地－他变成那个东西，那个他的变态倾向的扭曲特征所关怀的目标：一

具死尸。那么接下来如何？恋尸癖会想对自己的尸体做些什么？恋尸癖们自然会

耗费很多时间来思索冥界，会有很多你不可预见的关于死亡的奇思妙想。譬如，

他也许并不坚持把尸体的原始状况保存起来，因为他明白一具尸体并不是一个活

生生的人体的完美复制，而是僵死的复刻品，为的是让人探索和享用。你可以切

一条肢体煮来吃并把它当作一种艳情游戏的组成部分，就像城郊那些百无聊赖的

情侣们用舌头给对方的生殖器清理蛋奶沫。恋尸癖对自己的尸体所干的事情未必

是疯狂劲爆的大乱肏，但这难道丝毫有负于恋尸癖之名了吗？ 

 

思量了这么些以后，我已经决定接受火葬了-我可不是存心要让别的恋尸癖得不

到我的身体，否则我的信仰也实在太虚伪。事实上，我希望有个墓碑，人们能去

那给我上上坟。在坟上，我要弄个类似泡泡糖自动贩卖机的东西来分发我的骨灰。

我的情人们，后代们，继承人们，支持者和追随者们，一并算上过路人和未来的

系谱学者们，我将荣幸地邀请你们从这个机器里拿一撮骨灰，撒进你们的内裤。

尤其让我意淫不止的，是我的骨灰能进入各式各样的女性内裤-纯棉，丝绸，锦



缎-粉红，蔚蓝，奶白。条条阴道做我坟，颗颗阴蒂竖我碑，若拜祭起兴，亦不

妨镌我碑文于尔耻毛之上。 

 

第二章 变态医师的圣诞节 

 

吃午饭的时候我跟着几个医生去了会议室。装饰品都挂上了，只是看起来不怎么

有节日气氛。为圣诞打扮房间就像给压血带裹上纸或用金属丝缝合伤口。这被误

导得太糟糕了。楼上，正有患了绝症的孩子慢慢死去。 

 

这依旧没有让任何人停止庆祝。有塞满填料和小红莓酱的火鸡，有几瓶叫人高兴

的液体，还有一位创伤外科医生说了个关于给急诊室的酒后驾车司机做手术的笑

话。“他短裤里有只驯鹿，”他说，接着开始取笑所有的驯鹿是如何被血染成红鼻

子的。 

 

注：红鼻子的驯鹿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童话： 

 

 一个孩子天真的提问，启发父亲创作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图书品牌之一。 

 

  《鲁道夫》的故事 

 

  芝加哥十二月的夜晚，一个小女孩爬到父亲的大腿上，问了一个问题。这是

小孩子出于好奇心提出的一个简单问题，却撕裂了父亲的心。 

 

  “爸爸，”四岁的女儿问道，“为什么我的妈咪和别人的妈咪不一样呢？” 

 

  罗伯特·梅的目光偷偷地扫过简陋的套间。沙发上躺着他年轻的妻子，正身

受癌症的折磨。她卧床不起已经两年了。两年来，罗伯特所有的收入和积蓄都用

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了。可怕的苦难摧毁了两个成年人的生活。而现在，罗伯特

猛地意识到，渐渐长大的女儿的幸福也岌岌可危了。他用手指梳理着女儿蓬松的

头发，心中默默祈祷能给女儿一个满意的回答。 

 

  罗伯特太清楚“与别人不同”的含义了。从小他就发育不良，出于孩子无邪

的残忍，伙伴们常常把这个骨瘦如柴的小不点儿气得掉眼泪。直到 1926 年他大

学毕业后，还总是被误认为是哪个员工的弟弟。成年后他的生活也不如意，很多

同学毕业后得到了优越的工作，而罗伯特只是一家邮购公司的平庸的广告撰稿

人。今年 33 岁的他债台高筑，满面愁容。 

 

  然而，此刻的罗伯特并不知道，他给小女儿的回答将为他带来巨大的名誉和



财富。这个回答也将给成千上万像女儿一样的小孩带去欢乐。在芝加哥的冬夜，

这所破旧的房子里，罗伯特把女儿的头靠在自己的肩膀上，一边轻轻摇晃，一边

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有一只驯鹿名叫鲁道夫，它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长着大红鼻子的驯鹿。

人们很自然地叫它红鼻子驯鹿鲁道夫。”罗伯特一边编造着鲁道夫的故事，一边

绞尽脑汁想要传达给女儿这样的信息：即使某些生物被上帝创造得奇怪而异样，

他们仍然拥有使他人快乐的神奇力量。 

 

  罗伯特解释说，鲁道夫为自己独一无二的鼻子感到非常难堪。其他的驯鹿都

笑话它，就连自己的父母兄弟也因此被嘲笑。鲁道夫在自卑中挣扎。罗伯特继续

道：“有一年的平安夜，圣诞老人正准备驾着四只健壮的驯鹿去给孩子们送礼物，

这时，一场浓雾笼罩了大地，圣诞老人知道，在这样的天气里是无法找到任何烟

囱的。” 

 

  “突然，鲁道夫出现了，它的红鼻子显得比任何时候都亮。圣诞老人立刻意

识到他的难题解决了。他把鲁道夫领到雪橇前，套上缰绳，然后自己坐了进去。

他们出发了！鲁道夫驮着圣诞老人安全地到达了每一根烟囱。不论雨雪风霜，什

么都难不倒鲁道夫，因为它的亮鼻子像灯塔一样穿透了迷雾！” 

 

  “圣诞老人告诉大家，是鲁道夫拯救了那一年的圣诞节。于是，鲁道夫成了

最有名的驯鹿，受到所有人的喜爱。他从前恨不得藏起来的羞耻的红鼻子，如今

让每一只驯鹿羡慕不已。从此，鲁道夫平静而幸福地生活着……”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女儿开心地笑起来。以后的每天晚上，女儿都缠着爸爸

把鲁道夫的故事再讲一遍，最后罗伯特在睡梦中都能把它背出来。 

 

  圣诞节快到了，他决定把这个童话改编成一首押韵的儿童诗歌，并配上插图，

制成小画册送给女儿，当做给她的圣诞礼物。一晚又一晚，女儿入睡后，罗伯特

便开始了工作，他把儿歌字斟句酌，并精心地绘制了插图。他决心给女儿一件像

样的圣诞礼物，虽然他什么也买不起……就在罗伯特即将完成最后几笔时，悲惨

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妻子去世了。罗伯特的希望破灭了，如今女儿成了他最大的安慰。他强

忍悲痛，在更加孤单冷清的房间里，含着泪水完成了画册。圣诞节的早上，女儿

收到爸爸亲手制作的礼物时，高兴得欢蹦乱跳。 

 

  没过多久，公司组织了一个节日晚会。他不想去，但同事们再三邀请，他只



好同意了。临走时，他顺便揣上了那本小画册，并在表演节目时当众朗读。起初，

喧闹的人群一边听一边说笑，后来便逐渐安静下来，最后，人们情不自禁地报以

热烈的掌声。那是在 1938 年。 

 

  截至 1947 年圣诞节，已有大约 6 百万册童话《鲁道夫》出版发行，一跃成

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图书之一。经“鲁道夫”授权的产品在品种和数量上与日俱

增，教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纷纷预测，《鲁道夫》将在圣诞传奇故事中占据永久

的一席之地。 

 

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幸，终于成功的罗伯特保持着一种平静的心态。每

一年圣诞节，他都会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女儿向他提问的那个夜晚。那一晚，他的

故事是这样结尾的：虽然鲁道夫成了英雄，它仍然是一只害羞的驯鹿！ 

 

所有人都笑了。我右边的一位放射线专家从桌上的酒堆里挑了一瓶龙舌兰，用一

个干净的塑料杯倒了点。他吧瓶子朝我这斜了斜，露齿一笑，我便举起杯子接了

一点酒。我们肯定想到了同一件事-如果醉酒司机的短裤鲜血淋漓，他的阴茎怎

么了？-因为一位小儿科医生开始讲述在他实习期所亲历的一个故事。一个十多

岁的男孩被抬到急诊室，因为之前他试着阉割自己。“不幸的是，”小儿科医生笑

谈道“他不知道阉割从技术角度来讲并不是截肢。” 

 

一位肿瘤学家，从火鸡腿里抽出根骨头，然后任它跌进一滩小红梅酱。 

“你把那玩意儿接回去了么？” 

小儿科医生做了个诡异的表情。“我办不到。那男孩的妈妈没把那玩意儿一起带

来，她觉得实在没办法去用手捡。” 

“她完全可以用狗粪扒子的。”放射线专家这么说。 

“或者用个带鸟嘴的长棍子。”一位男护理给出这么个建议。 

“还有更好的，”那位肿瘤学家从红梅酱里抽出那根火鸡腿骨，“她其实该用阴茎

夹把那东西放到短袜里。”然后把火鸡腿骨塞进一块鸡尾酒餐巾，旋转，举起。 

“你们觉得这恶心的解剖学案例很好很欢乐是吧？”我左边的一位医生出声了，

他叫 Peterson，是个英国白日棍。“信，或者不信，碰上自断肢体的病人不算很

离奇。但我曾处理过的一个男性干了完全相反的事情。他把整个儿身体都残了。” 

 

我把手里的龙舌兰一口吞了，喉咙里火辣辣的。“你说具体点。” 

“还在伦敦的时候，我和我同事接手过一桩汽车爆炸的案子-爱尔兰共和军干的，

这组织大家都知道。紧急处理工们回收了所有死者的所有身体部分，但我们发现

有一个部件，无法找出它的来源。所有男性尸体都有阴茎了，还是多出一个阴茎

找不到尸体。” 

 



“那这肯定是某个女性的，”我说。“双性人，或没有接受变性手术的男身女心。”

我笑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觉得这好笑-是因为酒？-并拿过瓶子给自己续了一杯

龙舌兰。 

Peterson 严肃得一塌糊涂。“所有的女性尸体都有生殖器。” 

 

“那么这究竟是哪跑出来的？”我问道，手中的酒瓶握着没放开。“一定另有个

尸体，紧急处理工一定是漏了。” 

“在西方世界，没被发现的肢体残余是不存在的。死者总会被确认。” 

“要是尸体渣得无法辨识了呢？” 

“我们的辨识技术是相当相当严密的：牙科记录，指纹，DNA……” 

“那这断掉的阴茎是从哪来的？” 

“只能是安炸弹的人。” 

“怎么会？”我打了个嗝，喉咙再次被酒精熏得火辣辣的。 

“我们的假设是炸弹在计划前爆炸了。恐怖分子的车可能撞了什么东西，使得炸

弹被意外引爆。这炸弹也许放在一块板上，而且在恐怖分子的大腿上方，这块板

保护了那一小块区域，其他部分全都炸成了渣。” 

“那又为何没人来认领--？” 

“认领残渣？谁会？他们认领去又能干什么？” 

 

我正在幻想一个装满蚁醛的标本瓶，或者说那种专门用来放婴孩的小棺材，那瓶

龙舌兰还在手中。那位放射线专家跑到我跟前：“如果你不打算倒，”他说，“请

让我来。”他拿过瓶子给我倒酒，顺便倒出一条棛虫。“是蠕虫类！”放射线专家

惊叫起来。“他赚了条虫子！”医生们立刻用拳头敲打桌子，有节奏地起哄：“吃

了它，吃了它，吃了它。” 

 

我看着那条虫子，好一个粉嫩色的肉瘤在酒精中徜徉，令我联想到安炸弹的人遗

世独立的残余物。他活着的朋友们会怎么处理它呢？埋进一个啤酒瓶大小的袖珍

墓穴？或是让他的遗孀把它浸泡在一个装满福尔马林液的瓶子里，并挂在斗篷上

形影相吊？如果这样的话，她会不会受到内心的召唤取出这东西，并且-好吧-在

某种孤单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它曾是一个生殖器官，你想要确保你的残余

物在最后冰洁玉清，但几乎无能为力。“我会把自己烧得干干净净，”你说-可某

些怪叔叔会茕茕地来，孑孓地射，还拿手指把精液跟你的骨灰混得匀红点翠。对

任何一种尸体，我思忖着，必然就有一种相对应的恋尸癖。没尸体是安全的。仅

仅因为我们不再主动使用我们的性器不代表他人不会利用他们做一些被动态的

事情。死亡使我们不设防，对恋尸癖来说，又是那么不可抗拒。每一具尸体都是

性目标，以此看来，那个炸光全身的恐怖分子便是我们共同之宿命的象征。在最

后，我们中的每一个都将蜕化成一具：死掉的生殖器。 

 



我的肋部被人轻推了一肘子。“干吧，”Peterson 说。“棛虫并不完全是虫子，它

是蝴蝶的幼虫。想象这东西所具有的非凡之美的潜力，干吧，做吧。” 

 

第三章 狰狞的欲念 

 

美存于人的眼中。爱是盲目。对某个男人来说宛如天神的女性，对另一个却是

村痞泼妇。每个人的性诱总能魅惑某个人，否则我们中的许多根本不可能出

生……你说：陈腐之辞！美就是相对的—不过你可能应该谨慎些。你可能还没有

真正参透你的言辞所导向的结局。美是相对的—但她会不会相对到那种地步，

我们中的某些人将彻底坠入深渊的最底层，发觉彻头彻尾的丑陋也是一种性

诱？ 

 

我接下来要说给你听的，是我的性欲的系统化反常—也不如说是我从这种反常

的结果中所学到的东西。别在家里做这种实践。 

 

跟任何其他人一样，我生来想要美的东西—可以解构成--漂亮--可爱—迷人—诱

人—的肉体。我所生活的文化指向了对超级名模、美丽女王、娱乐新星、封面

女郎的肤浅崇拜—我也喜欢这个。我认为这设立了一种关于美艳的标准，每一

个人都应该遵循。在大部分世俗的唇膏和眼影广告里，伴随着纯白底色的背景

和艳丽色调的图案，我看到一条道德准绳—一门课程—一种向杰出和完美拼争

的激励。我曾认为，关于外貌的表世界是某个里世界的努力和驱动所造就的。

美不仅对于欣赏她的人是相对的，而且对于创造她的人也是相对的。 

 

于是，我非常非常注重在外表上体现自我尊严。我保持健美的体型。我坚持去

健身。我特意去游泳，因为我觉得柔软的身体比举重运动员那样的肌肉棒子更

吸引人。我定期去见营养学家，美容师和按摩师。我的穿着时尚又不失典雅。

我不爱流行和随意的衣服，更偏好做工考究，非常昂贵的正装。我曾是—我得

坦白—一个非常浮华的人—一个假如不算无赖也算是城里人的男人。 

 

我对女人自有一套。我的女人不需要去参照什么美的相对性。任何男人都会流

着哈喇子称赞我的女人都是那么令人销魂。但请允许我给你透露一点小秘密。

同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结婚的男人是什么感受？他觉得她无趣。无-趣-无趣。他偷

搞烂娼，背地里跟没动过变性手术的性别倒错者搅基。理由？某个著名的男低

音倒是有过解释。他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婚礼当晚，让一个演出团队职员去给

他搞个鸡。这职员傻呆了。“鸡？为啥呢？这是你的新婚夜！世界上最美的女

人之一是属于你的，她还在楼上等你！”那男低音瞧了瞧这个职员“嗯，”他

接着说，“但她是我老婆。” 



 

懂了没？某些时候，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发挥作用了。你泡上一个演员—接着你

想要个模特。你泡上一个模特—接着你想要个名模。你泡上一个名模—接着你

想要什么？一个超级最好没有之一名模？没门儿！当你跟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搞上一腿后，你走投无路除了往下—往下，往下，往下—往下直到相对的美的

深渊。一开始你从搞名模退化到搞模特，或者搞区区一个影后。接着从新的起

点你再往下退化，并持续退化—应援团女生，发廊打工妹，酒吧女招待，工地

女大壮。 

 

但是哪里是尽头？ 

 

当我对那个身体好似斗牛犬与梗配种出来的牛头梗的工地女大壮也开始厌倦

时，我对性欲的某种极其本质的东西逐渐产生了理解。当你试着向上更进一步，

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开始呈现威力—你想要更多，更好，更快。可你变得精疲力

竭—厌烦—衰竭—失去信念。相反地，当你顺着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往后走—当你

停止在正常性爱的世界勉励向上一小步，自愿掉转头往逆反的惊悚世界堕落—

某些非常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听好了您。你的口味变得更重—更好—更硬。 

 

朋友们所看到的无疑让他们震惊，自工地女大壮之后，我搞上一个胖女人—我

说胖，我的意思是真他妈胖。他们看着我跟马拉松运动员一样瘦削的身段，讶

异于我究竟看上这个穿加大尺码裤子的了不得的情人的哪一点。您现在，毋庸

置疑，是能明白的—你清楚看到这是什么，而他们做梦都想不到。我那肥硕的

女奴是直达我性欲的钻头。她举起压在我性欲上的所谓‘恶心’的杠铃，踏上

沉重但必须踏动才能启动我性欲的所谓‘反胃’的踏板。她让我的性欲挣脱狭

隘的唯美主义，她将我的性欲偷渡到不断扩张的狰狞欲念所包容的下流艳遇之

中。 

 

接下来是个残废畸形的男人—截过肢—接下来，一条狗。兽交让我觉得差不多

到了‘相对之美’的螺旋阶梯的最下层。我准备好跨出最后一步—往下—往下

进入一个寻常人类的感官所远不能及的领域，那是如此遥不可及，不像淫乱、

同性恋、兽交，它甚至根本没有在圣经上被禁止。谁会想去禁止一种行为—一

种扭曲—其本身是如此根深蒂固地使人反胃作呕？即便对我来说，它依旧显得

恶心—但那完完全全就是我所想要的：能向我那承受力日渐强大的性欲进行反

抗的东西。 

 

这不能是任何会使人想起日常生活的东西。它需要有完全的自我存在性，不沾

染一丝向自然男性欲望的偏爱相与妥协的做作或姿态。它决不能丝毫像是个睡



着的美女，也不能像朱丽叶在她的墓穴中那样用少女的红润掩盖致命毒剂所造

成的效果。我需要某种—使人想吐的东西。 

 

你猜我发现什么了？死后僵硬，惨败，腐坏—这些同样能成为精美绝伦的感受

的源泉。那种—且让我们说，过熟的--肉体，能柔软又舒适地包围着你，哪怕在

那些本来没有洞眼的地方。还有蛆，不管初听起来有多骇人—我承认它的确听

起来骇人—的蛆，当它在你那属于愉悦的器官上蠕动或是蹦跳时，能给你神经

系统带来悦乐的撩动，就像手指，或振动器。 

 

但从那里出发还能到哪儿？恋尸癖是‘美的相对性’与死亡这一极限所交媾的

地方。还有什么更丑陋的可能存在吗？你无法继续往下，无法再偏离人类生来

的感官一点儿。从那里，你只能再次掉头开始重新向上攀爬美的食物链—但听

好了，一旦你到了那里，一旦你触到深渊的最底层，你就被宣判将永远要借助

丑作为透镜来看到美。在你的余生当中，你将无法不在见到世上最美的女人的

阴蒂的时候惊讶于这跟她尸体上的蛆有多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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